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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我和已同窗13年的好友

黄振康双双从上海敬业中学以第一志愿考

入清华动力系。

到校的第一天，填写选择专业的登记

表。当时系里设三个专业：热能动力装

置、汽车与拖拉机、燃气轮机。我俩选择

了相同的专业，并在备注栏内写上“我希

望和对方分在一起”。终于我们又一次如

愿以偿，一起分入了同专业、同班：热能

动力装置热11班，并住进了同一个宿舍。

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大学生活。

美丽的清华记忆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不久，国家发出

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一进

校门，“做红色工程师”的标语便扑面而

来，这使我们顿感兴奋与激动。

那段时期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整

风反右、勤工俭学、红专大辩论、大炼钢

铁、反右倾、教育革命与技术革命等，一

些重大事件我们都经历了。

1957年暑假是进校后的第一个暑假，

为了搞好反右斗争，学校要求大家尽量不

要回家探亲，班里多数同学留了下来，我

还参加了去通县割麦，到郊县炮兵部队体

验生活的活动。在勤工俭学期间参加了系

里小电厂里的劳动。之后，无论是大炼钢

铁、十三陵水库劳动，还是西区新游泳池

的建设，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1957

年4月，我们在教室里聆听了毛泽东“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当时

传声效果不太理想，但主席的风趣与幽默

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清华，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是很

多的，1956—1959年，我每年参加国庆游

行，路过天安门时都能看到毛主席。特别

是1959年国庆节，我作为基干民兵接受

了毛主席的检阅，感到十分骄傲。我在校

内和机场还曾两次近距离见到了周总理。

1961年，我有幸听到邓小平的一次演讲。

那天，大礼堂内早已座无虚席，我和几位

同学硬是挤了进去，挤在了二楼的 后

面，贴墙站立着倾听到了 后。1959年5

月4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唱歌和体育活动的

缘故，大一下半学期起，我就先后担任了

班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 后

改任副班长一职。大二到大三，我先后

担任系文艺宣传组组长、《新清华》通讯

员、文娱组副组长、“左锋”文工队队长

等职。在大一、大二时，我是校合唱队和

系足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了校美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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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队等社团组织。

当时，体育上推行劳卫制，我不仅通

过了二级，还先后在100米短跑、铅球、

举重这三项上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标

准。我学会并喜欢上了冬天的滑冰，积极

参加“北京——莫斯科”的长跑活动。

在清华， 让我难忘的是学习生活。

刚进校时，受到周围学习气氛的感染，我

一头扎进书堆里，几乎天天跑图书馆排

队、占座。前三年的寒暑假，我没回过一

次家，平时也很少进城，假期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大二的俄语在暑

假里就全部读完了，那时常常觉得时间过

得快，时间不够用。

1960年，系里上了一项代号为“430”

的工程，成立了生产工作组。工程初期，

我搞了一段情报资料的搜集，其中从市科

技情报所借来的一套波兰出版的科技资

料， 后归还时少了三本，我是经手人，

要按当时规定以定价10倍赔偿，当时自己

无此能力，只好向系财务组打了借条，直

到后来工作后才还掉。

工程进入施工阶段后，我担任了材料

组组长。为了搞到急需的氧气和钢材等物

资，我几乎跑遍了全市。当时校内已实行

粮食定量制，我从 初的每月42斤逐步减

到34斤，在班内算是较高的了，每月还要

从嘴里省下几斤粮票支援别人。

经常停课自然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

1961年，学校要改6年制，我们班成为一

个过渡班——延长半年。根据当时形势的

发展，系里决定抽调部分同学学习“自动

化专门化”，我也是其中之一。5年半学

习中，给我印象 深刻的老师有：栾汝书

（数学）、王惠云（俄文）、敦瑞堂（汽

轮机）、徐旭常（锅炉）等。我从他们身

上学到的更多是严谨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1962年初，我们大学毕业，正赶上

“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去边疆，去工

厂，去基层，去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我

积极报名，和班里其他9位同学来到了内

蒙，我被分到包头第一热电厂。

包头一电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

程之一，是当时全国在建的三大钢铁基地

之一——包钢的配套项目。4台高温高压

机组全部为苏联进口，当时的装机容量在

全国名列前茅。我来到厂里后马上要求下

到厂内的汽机分场运行班，从此开始了我

的数十年的工作生涯。

做一名清华人

1962年初，春寒料峭，当时三年自然

灾害带来的困难在北京已经见底，但内蒙

就不然了，我们每天吃的是紫黑色带有苦

味的高粱面做的窝头、几乎无油的白菜

和土豆，喝的是酱油汤。1963年春节，厂

里给大家发了白面和肉馅，终于吃上了一

顿饺子。从此我们的这位厂长被冠以“饺

子厂长”的美名。生活虽然艰苦，工作却

丝毫没有放松，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现场

的一切，向工人师傅学习，和他们打成一

片。头一年我获得了“五好工人”的提

名，学校里学的俄语在这里派到了用场。

正当我一步一步踏实前进时，“文

革”开始了。1969—1971三年的下放生

活，使我真正成为了设备的主人。之后，

我又一次经历了从运行技术员到检修技术

员的转换。1978年厂内开始扩建，我带领

一支检修队伍来到了北京高井电厂，后又

北上哈尔滨取经。1979年，我光荣地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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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厂内“文革”后第一

个入党的知识分子。

1981—1987年，我从分场检修副主任

逐步提升到第一副厂长，从工程师到高级

工程师。1985年在部举办的厂长培训班结

业考试中，我获得了双优的成绩，为内蒙

电力系统争了光。

1988年，在为包电一厂服务了26年多

后，我满怀依恋地离开包头，来到了沿海

开放战略的前线——宁波北仑发电厂。我

在这个厂里，从建厂初期的筹备阶段，到

二期建设开始时止，工作了将近10年。

80年代我在包头工作期间，利用业余

时间学习的英语，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通

过几次出国与联络会议，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在这里，前后历时五年，我完成了组

织编写与出版我国第一部60万瓩级机组的

培训丛书，共5分册，450万字。

退休前一年，我又加紧学习电脑，短

短几个月时间，通过了市里组织的初级考

试，正当我满怀信心向中级进取时，一个

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左眼视网膜脱落。

右眼视力本来就不佳，一下子人像盲人一

样。手术后视力局部恢复，但一年后又得

了青光眼。离退休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

又坚持上班，直至 后一天。

2000年8月，在我眼疾状况基本稳定

后，我走上了“打工”的道路。根据自己

的具体情况，我选择了“打短工”的方

式：参加省局组织的机组检修监理工作。

从该项目起步到今天，我由专业组长到监

理组长，10年来走遍了省内几个主要电

厂，监理了日本、法国、美国等许多发达

国家的产品。

作为一个清华人，无论到哪里，都会

受人注目。我始终信守自己是个清华人，

就一定不要辜负这一特定的称号。做一个

清华人不容易，做一辈子清华人更难，但

这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清华人的目标。蒋

校长在我们毕业时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地

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在激励

自己。我的同窗好友黄振康和我一样，至

今还在工作。我们彼此交流，从不气馁。

永远的清华情

离开清华后，常常想念母校。1963

年4月，我工作后第一次休探亲假，就是

选在校庆期间到母校看一看。1980年4月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我开始订阅，直

至今日整整30年。每次收到通讯时，总要

尽快阅读母校 近动态，校友们特别是我

们这一段学友写的文章是我的 爱。

1991年，在阔别母校30年之后，班里

第一次组织了校庆聚会。至2006年一共办

了4次，我每次都积极参与。2006年还将

女儿、外孙、孙子一并带上，一家五人到

校参观，看到学校的巨大变化，心中无限

兴奋与喜悦。

我喜爱旅游，尤喜自助游。退休后我

走遍了祖国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大江南

北。利用这个机会，我先后拜访了在各地

的同班学友30余人。

虽然自己的身体已今非昔比，但我的

思想不老化。我经常记日记，写文章，勤

于笔耕，不断地充实与磨练自己的脑子，

不使它过快地走向衰退。2006年初，医生

说我的眼睛（指左眼）还有两年好活，如

今已4年过去了，我明年还要争取独立参

加母校百年华诞。2011年，我希望亲眼看

到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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